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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商周时期祝寿类语辞礼制内涵的嬗变∗

———以《诗经》文本为中心

郝 建 杰

摘　 要：作为人与神灵沟通的工具，商周时期的祝寿类语辞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经历了一个不断嬗变的发

展历程。 先周时期，商、周两个族群祝寿类语辞内涵既呈现出以现实需求为根的共性，又因文化差异而呈现出商人

重神性与周人重人情的礼制区别。 西周时期，周人的祝寿类语辞充斥于贵族的礼制生活，一元独尊化、现实政治化、
亲族人伦化的倾向愈加明显。 东周时期，祝寿类语辞的使用出现了向下层贵族泛化的趋势，其礼制内涵也逐渐形式

化、空洞化。 这一嬗变过程一方面反映了不同族群、不同时代礼制的起伏跌宕，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一个轻礼制的新

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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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文化作为中华吉祥文化的重要支流，与礼制

结合的时间源头虽仍未完全明确，但其进入文明门

槛之后的嬗变历程可以从现存文献中蠡测一二。
《尚书·洪范》曾记载包括“寿” “富” “康宁” “攸好

德”“考终命”在内的“五福”体系，在这一体系中，
“寿”居其首。 其后《周礼·大祝》记述巫祝首领大

祝执掌“六祝之辞”，目的是“事鬼神示，祈福祥，求
永贞”①，由此足见寿文化在初民吉祥文化话语体系

中的根本性地位。 学界一向多关注汉代以后各个历

史时期的寿文化图像符号的心理解读，偶有触及先

秦寿文化语言符号的，也多采取焦点化或平面化视

角进行现象性叙述，鲜有深入其内部进行动态考

察的。
本文拟采用历史动态的视角，以《诗经》文本中

的祝寿类语辞为中心，兼及金文文献，追述在礼制语

境的变化下，作为商周时期人与神灵沟通工具的祝

寿类语辞文化内涵的嬗变历程，揭示其中暗含的多

维动因。

一、先周时期祝寿类语辞的礼制内涵

祝寿类语辞在夏商两代已经出现，使用于商、周
两个族群的礼仪活动中，其中所反映的礼制文化内

涵在这两个族群中有着明显的区别。 商人祝寿类语

辞根源于世俗而终求于祖先神，体现出神俗杂糅的

特点；而在周人那里，祝寿类语辞在养老礼和乡饮酒

礼中得到充分运用，体现出注重世俗人情的内涵。
１．商人祝寿类语辞神俗杂糅

商人的祝寿类语辞出现在本族群的烝尝祭中。
烝尝祭是宗法制社会的最高祭典之一，章炳麟《社
会通诠商兑》云：“宗法者，敬宗而严父，寝庙烝尝，
以为大典。”②商人的祝寿类语辞出现在《诗经·商

颂·烈祖》所记商王烝尝祭礼语境中，具有与祭礼

语境相适应的特殊重要性。 《烈祖》是汤孙祭祀殷

先王中有功业者的诗篇，在这一盛大的祭祀活动中

出现“绥我眉寿，黄耇无疆”这样的祝寿类语辞，意
味着将商王的一切包括生命都交付给了祖先神，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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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具有浓重的神性意味。 其背后隐含着以俗为根、
神俗杂糅的内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生命依赖与鬼神崇拜。 祝寿类语辞出现在

商王烝尝祭中，既体现出长幼之间的生命依赖，又体

现出商人极度崇信鬼神的宗教观念。 以长护幼是动

物界有智识者的先天本性，作为灵长类的人就更不

必说。 殷商族群内部天然的血亲关系和家族聚居的

生活方式，更有利于族人之间的情感交流，长护幼、
幼依长成为社会存续的固定模式。 所以，商人既有

敬老养老礼，也有降生礼、成人礼。 对于商王个人而

言，除了人所共有的生存生活技能外，更重要的是帝

王特有的执政能力有赖于先王的培养和扶助。 在灵

魂不灭的世界观中，先王虽已逝去，但其灵魂尚存，
于是时王对先王的依赖感作为一种心理惯性不断延

续，祖先神自然也就成了时王的保护神。 由殷墟卜

辞可知，商王的占卜内容包罗万象，事无巨细一应决

之于鬼神，这自然包括人生命的久暂。 时王对自身

生命长度的不确定性充满疑虑，于是托之于先王。
有学者通过考察发现，“整个卜辞时代，先王及其配

偶神灵之权能日趋固定，并一直在商人心目中被视

为比较重要的神灵，部分神灵能够影响王事、王自身

或王以外贵族”③。 这里所说的对王自身、王以外贵

族的影响，恐怕主要指其生命的久暂，因为只有生命

才是一切权位爵禄的基础。 这也就不难理解在《商
颂》的《那》和《烈祖》中商王在烝尝祭中为何以洪响

之音乐、奕奕之万舞、齐整之酒食向烈祖虔诚献享并

祈求“绥我眉寿，黄耇无疆”了。
二是世俗性和功利性并存。 商人对本族领袖生

命的观照虽着眼于神，但根源于现实政治需要，故而

具有世俗务实性和功利性。 殷商政权有所谓“兄终

弟及”的继统制度，王国维云：“特如商之继统法，以
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自成汤至于

帝辛三十帝中，以帝继兄者凡十四帝，其以子继父者

亦非兄之子而多为弟之子。”④ “兄终弟及”制度考

虑的主要因素可能是前王与继王的年龄因素。 若前

王与继王为兄弟关系，则二者年龄相距不远，在二者

之间实现权力交接，继王的身心足可控御政局，有利

于政权稳定；若前王与继王为父子关系，则二者年龄

相距较远，在二者之间实现权力交接，继王往往年幼

而难以胜任，容易引起政敌的觊觎甚至导致政权纷

争、政局混乱。 周公之所以摄政，就是因为其“长

君”的年龄优势：“舍弟而传子之法实自周始。 当武

王之崩，天下未定，国赖长君。 周公既相武王克殷胜

纣，勋劳最高，以德以长，以历代之制则继武王而自

立，固其所矣，而周公乃立成王而己摄之，后又反政

焉。 摄政者，济变也；立成王者，所以居正也。”⑤由

此可见，宗法制下前王与继王的年龄差距对于保持

政权的稳定至关重要。 反溯至商王，也是同样道理。
《烈祖》中商王之所以祈求“绥我眉寿，黄耇无疆”，
一方面是希望自己长久享受王者世界的荣耀且能继

续功业，另一方面则是希望自己年寿长久，为王储的

成长争取更多时间，以确保政权的顺利交接，避免引

发政局动荡。 这也可以从《商颂·殷武》中进一步

理解。 《殷武》是祭祀商王武丁时颂美武丁伐楚之

功的诗，其中提及“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一句，正
是写武丁年寿之长⑥，对保育后代子孙有利。 可见，
商人从本族领袖的身上早已发现了时王长寿的重大

政治意义。
２．周人祝寿类语辞注重世情人伦

文献所见周人使用祝寿类语辞最早者当属《诗
经·豳风·七月》，该诗产生于夏商时期。⑦末章云：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 朋酒斯飨，曰杀羔羊。 跻彼

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是夏历十

月在公宫（即学校）举行的乡饮酒礼上的祝寿语辞。
这一祝寿语辞中包含着周人注重世情人伦的内

涵⑧，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祝福“万寿无疆”的根本立足点是重饮食

的时代语境。 饮食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更是长寿的

前提。 饮食一直是上古时期的言说主题，先民们很

早就将饮食纳入社会管理系统，《尚书·洪范》的

“八政”中“食”政居首，《周礼》中关于饮食的官僚

系统更加复杂细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

步，原始部落的饮食习俗发展为饮食礼，故《礼记·
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⑨。 饮食礼之一的

乡饮酒礼起源于氏族部落时期的会食，这从字源可

见一二。 乡饮酒礼简称 “乡”，甲骨文、金文中的

“乡”像二人对坐，共食一簋，其本义为乡人共食。
共食制的发展逐渐形成乡饮酒礼，故《盐铁论·散

不足》云“古者，燔黍食稗，而捭豚以相飨。 乡人饮

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酱一肉，旅饮而已”⑩。
旅饮，就是乡里众人聚饮。 从《七月》全篇看，周人

的饮食并不富余，仅可自给，饮食自给在介于足与不

足的时代最易加深人们对饮食与生命关系的认识，
所以周人在乡饮酒礼上互祝“万寿无疆”也正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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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关系的自然表达。
第二，祝福“万寿无疆”饱含着乡人对彼此亲睦

关系的依赖。 文献对上古时期周人的行政治理及人

际关系有颇多记述。 《逸周书·大聚解》云：“以国

为邑，以邑为乡，以乡为闾，祸灾相恤，资丧比服，五
户为伍，以首为长，十夫为什，以年为长。 合闾立教，
以威为长。 合旅同亲，以敬为长。 饮食相约，兴弹相

庸。 耦耕俱耘，男女有婚，坟墓相连，民乃相亲。”

聚族而居和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加深了乡人之间的联

系，尤其是出于相互扶持的需要，人们对彼此的生命

会更加关心。 乡饮酒礼上互祝“万寿无疆”正是乡

人这一命运共同体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彼此间的生命

关爱。
第三，祝福“万寿无疆”是对族人伦理秩序的巩

固和延续。 《礼记·射义》云：“乡饮酒之礼者，所以

明长幼之序也。”这说明乡饮酒礼有着特别的人伦

意义。 清人段玉裁《乡饮酒礼与养老之礼名实异同

考》中甚至认为“乡饮酒礼之起，起于尚齿”，与养

老礼在本质上并无二致。 在乡饮酒礼上，同族人依

年齿排序，晚辈向长者祝寿，人伦亲情、社会秩序由

此得到巩固和延续。
３．商人、周人祝寿类语辞的差异

上述分属于商人、周人的祝寿类语辞代表了这

两个不同族群在大致相当的历史阶段中的文化异

同。 就其相异之处而言，商人的祝寿类语辞体现为

商人高级贵族之间的生命关怀，周人则体现为等级

界限并不十分鲜明的乡人之间的生命关怀；商人的

祝寿类语辞带有明显的高贵品质和神性意味，具有

神俗杂糅的特点，周人则切近民性而具有世俗人伦

特点。
二者出现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经济政治

发展阶段不同。 自成汤立国以后，商不断发展成为

东土大国，为诸同姓异姓诸侯环拱，商王及王族为突

出其政权的至高无上，自宝其命，举全国之力营造主

祭者的独特权力；周偏居西土，与戎狄杂处，国小力

弱，为求生存，必须关怀民命。 二是宗教文化的渊源

不同。 《礼记·表记》云：“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

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
而不尊。 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 殷

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

不亲，其民不敝。 荡而不静，胜而无耻。 周人尊礼尚

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

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此处将夏、商、周三族的文化异同加以比较，凸显出

商人神重而民轻的特点，周人则以夏人为圭臬，继承

其“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的人本思想。

二、西周祝寿类语辞礼制内涵的新变

西周时期，祝寿类语辞使用的历史文化语境发

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变化。 伴随着周人对殷鉴

不远的革命性反思以及宗法制、分封制、礼乐制度的

迅速推行，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的二元世界也发生

了新的变化。 具体地说，就是周人在尊崇祖先神之

余，其目光重心已转移到政治、宗亲世俗领域。 在此

大背景下，祝寿类语辞大量运用于各种礼仪活动中，
出现了周族祖先神一元独尊化、现实政治化、亲族人

伦化的内涵新变化。
１．祝寿类语辞神祖对象的转换

西周立国之初，王朝大型祭礼中的祝寿类语辞

的言说对象发生了由对天帝和商人祖先神的崇敬向

独尊本族祖先神的巨大转变。 灭商之前，周人曾一

度祭祀殷先王帝乙、商开国之主成汤，这种情形在

周立国之初即有改变。 《周颂》之《雝》《载见》二诗

是周成王亲政后分别祭祀文王和武王时所奏乐

歌。 《雝》概括地赞美文王的文治武功之后，继而

有“燕及皇天，克昌厥后”一句，朱熹《集传》释云：
“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则尽人之道，文武则备君之

德，故能安人以及于天，而克昌其后嗣也。”这里对

文王功德的描述有一个先安人、次及于天、后及于后

嗣的顺序，其内在逻辑与“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

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的观念相一致。 这说明在周

人观念中，文王作为周先王是一切神祇的中心，其影

响力已大过皇天。 “绥我眉寿”是该诗中唯一来自

神尸之口的祝寿语辞，一方面表现出文王对成王寿

命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反映出成王对先王的绝对

信赖。 《载见》中成王祈求昭考武王“以介眉寿，永
言保之”，与此同理。 由此可知，周人实现了由尊崇

天帝和商人祖先神向独尊本族祖先神的转变，祝寿

类语辞言说对象的变化正成为其风向标。
祝寿类语辞所体现的周人贵族对祖先神的尊崇

还表现在神性意味浓重的烝祭、祈、报社稷礼当中。
据学者研究，《小雅》之《楚茨》 《信南山》描述了成

王于周公摄政七年在洛邑举行烝祭的情形，《甫田》
则是记述成王亲政后祈、报社稷的诗，这三首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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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祝寿类语辞表现出几乎相同的内涵。 《楚茨》全

诗各章先比较详细地描写了烝祭的准备过程和各个

仪节的庄肃完美，之后“神保”即代表祖先享祭的神

尸到来并享用祭品。 因为孝孙对祭仪的庄敬严谨，
所以神保对其报以“万寿无疆”的保佑和“万寿攸

酢”的祝福。 卒章所写的祭后私燕是成王在路寝宴

请诸侯国君，宴毕后诸侯“神嗜饮食，使君寿考”一

语则是申述神保之意，以肯定成王的生命在烝祭中

得到祖先神的保佑，从而自觉承认成王作为天下共

主的合法性和稳固性。 《信南山》 《甫田》的内容及

祝寿类语辞的使用与《楚茨》大略相同，兹不赘述。
总之，上述各诗中的祝寿类语辞明确反映了周

人灭商之后本族祖先神的崇高地位得以确立，同时

也反映了周人对本族祖先神托以生命的高度期待和

依赖。
２．祝寿类语辞体现出政治化特征

周人的祝寿类语辞表现出基于现实需要产生的

贵族集团上下级利益紧密相关的政治化特征，主要

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同姓公卿大夫对周王民本治理的期待。 周

王朝贵族集团对长寿的追求本源于对自己国家利益

的强烈保护意识，虽然与神灵崇敬还难以隔离，但政

治化倾向已十分明显，《小雅·天保》正反映了这一

点。 该诗是同姓卿族召伯虎祝贺宣王亲政之诗。
召伯虎期望“天”在夷王、厉王衰运之后保佑宣王，
因此三次用“天保定尔”来肯定新王受命于天的合

法性。 第四章所描述的“禴祠烝尝”虽仍如前代祭

祖礼一样因祭仪庄谨完美而获得来自先祖的长寿祝

福，然而所不同者，此处的“万寿无疆”是出于召伯

虎之口而非尸祝之口，是出于召伯虎对新王当政的

美好预期而非对祭祀本身的描述。 果然，第五章诗

意证明了此处祝寿语辞的政治目的，即宣王只有事

神保民才能“如南山之寿”。 显然，祝寿类语辞的内

涵已经被政治化了。
二是赐命礼中下级贵族对上级贵族分封赏赐的

答谢。 这可以分为两种情况，（１）周王赏赐有功卿

大夫，以《大雅·江汉》为例。 该诗是召伯虎受周宣

王之命伐淮夷后周宣王赐命时所作。 诗中先写召

伯虎获宣王之命讨伐淮夷功成而获赏赐，召伯虎稽

首答谢并祝宣王“天子万年”。 第五章写召伯虎作

召公簋，于铭文中再祝宣王曰“天子万年”。 召伯

虎两次为宣王祝寿，均出于对宣王分封赏赐的感激

和报答。 《瞻彼洛矣》也为周王赐命礼所作。 出

自诸侯之口的“君子万年”，除含有祝福君子之意

外，更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着君子长寿可为保卫周族

大宗、小宗提供保证的政治意义。 （２）侯一级贵族

赏赐下级贵族而得到的答谢。 金文中引入祝寿类语

辞始于西周成王时期，如《耳尊》（髟师耳尊）：“唯六

月初吉，辰在辛卯，侯格于耳 ，侯休于耳，锡臣十

家。 髟师耳对扬侯休，肇作京公宝尊彝，京公孙子

宝。 侯万年寿考黄耉，耳日受休。”铭文记载髟师

耳受侯十家之赐，因作尊，并祝侯“万年寿考黄耇”。
此铭的侯必是诸侯国君一级，髟师当为大夫一级。
可见，祝寿类语辞也出现于侯一级贵族赏赐属臣后

所铸的礼器中，其政治化内涵也显而易见。
三是燕礼上公卿对周王政治核心作用的感怀。

祝寿类语辞的政治化还体现为燕礼上公卿感怀周王

的政治核心作用。 试以《小雅·南山有台》为例。
朱熹《诗集传》：“此亦燕飨通用之乐歌。 ……所以

道达主人尊贵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寿也。”这首燕

礼诗将当时多种习用的祝寿类语纳入其中，“万寿

无期”“万寿无疆”“遐不眉寿”“遐不黄耇”，均为对

“乐只君子”的祝福。 而君子之所以得到如此浓情

的祝寿语，有赖于其为“邦家之基” “邦家之光”和

“民之父母”的重要地位，基于其对国家和人民的重

要价值。 《小雅》之《蓼萧》也是在燕礼上诸侯祝颂

周王的诗，情况与此相近，兹不赘述。
总之，由于殷周交替的大变局和西周宗法制、分

封制的实施和完善，王与各诸侯之间、各级贵族之间

的政治关系已成为国家活动礼仪的重要内容，而祝

寿类语辞正反映了这一变化的结果。
３．祝寿类语辞的人伦化特征

先周时期周人的祝寿类语辞已体现出人伦化倾

向，周王朝建立后这一倾向不断延续，成为周人嘉礼

的重要表征。 这一特征有如下两种表现。
一是燕礼上的宗亲人伦化。 这在周王与族人举

行的燕礼上多有体现。 《大雅·行苇》是一首描写

周王与族人举行燕礼，同时兼及射礼、养老礼的诗。
诗歌先写周王以美酒佳肴宴请“戚戚兄弟”，再写燕

礼的仪节得以完美推进，末章所言“曾孙维主，酒醴

维醽，酌以大斗，以祈黄耇。 黄耇台背，以引以翼。
寿考维祺，以介景福”皆为曾孙周王敬老之语。 毛

《序》云：“《行苇》，忠厚也。 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
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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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这一分析颇有道理，《礼记·祭义》所云“周人

贵亲而尚齿”正是最好呼应。 周王给族老的祝寿类

语辞反映出族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大大消弭了嫡庶

之间的疏离感。
二是婚礼上的宗亲人伦化。 这在周贵族的婚礼

上表现明显。 《小雅·鸳鸯》是祝贺贵族新婚的诗，
毛《序》云“《鸳鸯》，刺幽王也”，若此说不虚，则是

幽王大婚时的贺诗。 诗歌四章每言“君子万年”，每
言福禄归于君子，可谓极尽美意。 婚礼是周人特别

看重的嘉礼之一，《礼记·昏义》云：“昏礼者，将合

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

之”，正说明婚礼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婚礼如

此重要，自然少不了祝福，诗歌四言“君子万年”正

是其时的真实描写。
西周时期祝寿类语辞内涵出现上述新变，主要

有三个原因：一是周人的文化原本落后于商人，灭商

之后，为迅速完成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周人借鉴甚

至是模仿殷商的礼制内容与形式，但当政局趋稳之

后，必然以本族为根本标新立异，以显示对前朝的超

越，确立本族祖先神的独尊地位正是为了满足这一

需要。 二是周人与商人在对待神灵态度上不同。 据

顾立雅研究，帝为殷人的部落神，天为周之部落神，
周克商以后，发现殷人的帝与周人的天实同而名异，
于是将二者混用在一起，称为“皇天上帝”。齐思

和认为，“天神观念乃周人之基本宗教思想”。 尽

管商王武乙一度曾有“射天”之举，但正好说明商

人对帝的效能无比崇信。 周人对天的认识却与此不

同。 周人祭天神从文王时起，但周人在处理天神

和俗世关系时更为圆融。 《国语·周语下》载武王

克殷而作《支》诗，论“天”既可作为王权的支柱，亦
可相反。它强调民心的重要性，如果帝王的行为越

轨而背离民意，即使天也无能为力。 三是分封制和

宗法制的确立与施行使周人将目光转至人间。 分封

制和宗法制作为西周立国的根本制度，影响非常深

远，上自周王下至普通士民无不受其影响，这就迫使

各个阶层采用适合该体制的办法来处理彼此间的关

系。 正是由于这三个原因的共同作用，西周时期祝

寿类语辞内涵逐渐向世俗化转变。

三、东周祝寿类语辞礼制内涵的弱化

自春秋起，周室衰微，诸侯力政，礼崩乐坏，原本

与礼仪相关的祝寿类语辞虽然不时出现，但其礼制

内涵却渐趋弱化，具体表现为使用范围、使用频率和

使用方式的巨大变化。
１．祝寿类语辞适用范围的变化

西周时期诗歌中的政治性祝寿类语辞主要出现

在以周王为核心的礼仪活动中，春秋时期则出现在

属于诸侯的风诗当中，在适用范围上表现出新的变

化。 《秦风·终南》是秦人对新封国君秦襄公到西

畤祠白帝时的颂美。 西周为犬戎攻灭，周平王东迁，
秦人因护送平王有功受封立国，由附庸之秦一变而

为诸侯之秦，这必然令全族上下深受鼓舞。 秦地近

沣镐，与周虽是异族，却久受周人制度文化熏染，秦
人贵族的礼制文化尤其如此。 《终南》中“佩玉将

将，寿考不忘”与《小雅·庭燎》 “君子至止，鸾声将

将”的用语非常相似，与《小雅·瞻彼洛矣》“君子万

年”在命意上也非常相似。 所以，《秦风·终南》是

秦人借鉴甚至模仿周人雅诗而来的作品，不同之处

在于该诗中祝寿者和被祝者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曹风·鸤鸠》中的祝寿类语辞也出现在诸侯

的风诗中。 其第三章云：“鳲鸠在桑，其子在榛。 淑

人君子，正是国人。 正是国人，胡不万年！”诗末一

句表达了希望“淑人君子”长寿万年的美好祝愿。
既然可以“正是国人”，说明“淑人君子”应当是曹国

国君，因为他可以公平地对待国人，因此受到国人的

长寿祝福。 这同样表现为祝寿者和被祝者与西周时

相异。
２．祝寿类语辞出现谀词化现象

《鲁颂·閟宫》为鲁公子鱼颂僖公兴祖业、复疆

土、建新庙功德之作，作于僖公四年（前 ６５６）秋。

诗中大量出现祝寿类语辞，如第四章“俾尔炽而昌，
俾尔寿而臧” “三寿作朋，如冈如陵”，第五章“俾尔

昌而炽，俾尔寿而富。 黄发台背，寿胥与试。 俾尔昌

而大，俾尔耆而艾。 万有千岁，眉寿无有害”，第八

章“天锡公纯嘏，眉寿保鲁”“既多受祉，黄发儿齿”。
我们稍加比较就会发现，本篇既是《诗经》中最长一

篇，也是《诗经》中使用祝寿类语辞最密集的一篇。
究其原因，正如宋代王安石所云：“《周颂》之词约，
约所以为严，盛德故也。 《鲁颂》之词侈，侈所以为

夸，德不足故也。”这一分析颇有道理。 据本诗和

《左传》载，鲁僖公的主要政治作为是外能与戎狄作

战、会八国之师伐楚并“复周公之宇”，内能善妻寿

母、祭祀先祖、兴修庙寝，除此之外并无太多可称道

者。 但在这首诗中，公子鱼极尽吹捧之能事，为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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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不惜大费笔墨上追至周的女性始祖姜嫄和男性

始祖后稷，又历述周太王、文王、武王、周公、伯禽之

功业，祝寿类语辞之多实属罕见。 所以，陈延杰说：
“《鲁颂》多分章，且其体又近乎《风》，盖实鲁风焉。
舍告神之义，为美上之词，遂为秦汉以来刻石铭功之

所祖。”诗中出现的大量祝寿类语辞不再是尸祝当

时之语，而是公子鱼个人的主观愿望，与其说是美

上，倒不如说是谀词媚上。
这种侈用祝寿类语辞的现象不仅在《诗经》中

出现，在铭文中也存在。 如春秋晚期的《齐侯敦》：
“齐侯作媵宽 孟姜膳敦，用祈眉寿，万年无疆，施施

熙熙，男女无期，子子孙永保用之。” “用祈眉寿”
“万年无疆”“男女无期”均是祝寿语辞，与同期经常

使用的“万年”“其万年”相比，确已过甚。
３．祝寿类语辞出现自祝化倾向

春秋时期诸侯自作礼器的现象大大增多，战国

时期则更甚，铭文中祝寿类语辞也随之以自祝语为

多。 如春秋早期的《公孙 父瓶》：“陈公孙 父作旅

瓶，用祈眉寿，万年无疆，永寿用之。”这仅仅是刻

在陈公一个旅瓶上的铭文，即连用“用祈眉寿，万年

无疆，永寿用之”三个自祝语，其余更不必说。
为什么春秋以来铭文中自祝语远远多过祝他语

呢？ 这是因为周王室逐渐衰微，五霸迭起，七国争

雄，天下政局混乱，西周时以周王为政治核心的前提

已不复存在，天下共主的核心意识遭到破坏。 事实

上，由于分封制的弊端，周王室已到了无土可分、无
财可赐的尴尬地步，已不足以支撑频繁的册命，各诸

侯轻视王命也成为必然。 另外，在各个诸侯国内部，
也出现或以国君为核心，或以执政卿、家大夫为核心

的政治局面，国内权力的核心意识也遭到破坏。 随

之而来的是对周礼的系统性破坏，种种僭礼现象层

出不穷，原本作为物质载体的礼器失去了神圣性，进
而也失去了撰作祝寿类语辞的必要性和严肃性。

４．祝寿类语辞出现套语化现象

铭文中祝寿类语辞的套语化在西周中期即已出

现，到春秋时期这种现象仍然延续不衰。 春秋早期

礼器如《黄季鼎》：“黄季作季嬴宝鼎，其万年子孙永

宝用享。”又如同期的《鲁侯鼎》：“鲁侯作姬翏媵

鼎，其万年眉寿永宝用。”春秋中期的《鲁大左司

徒元鼎》：“鲁大左司徒元作善鼎，其万年眉寿永宝

用之。”又如同期的《王子申盏》：“王子申作嘉芈

盏 ，其眉寿无期，永宝用之。”春秋晚期礼器如

《宋君夫人鼎》：“宋君夫人自作 鼎，用般禋祀，其万

年眉寿，为民父母。”又如同期的《扬鼎》：“唯王正

月初吉丁亥，阳华子扬择其吉金，自作饲繁，其眉寿

无疆，永保用。”可见，“万年眉寿永宝” “眉寿无

期”“眉寿无疆”之类祝寿类语辞已形成比较固定的

形式而呈现出套语化现象，它们在其他礼器中运用

也大类如此。 这反映了时人虽不轻薄生命，但已不

再特别地以自己的功业来感化祖先神，他们对祖先

神能够保护后世生命也不再确信无疑。
东周时期，无论传世文献还是铭文中的祝寿类

语辞都已十分少见。 此一时期作器者身份众多，虽
然仍属贵族的专权，但在贵族集团内部几乎人人可

作。 原先作为礼器所包含的“礼”无论是形式还是

内涵也被大大弱化，在用语上或者只字不提，如战国

中期的《十四年陈侯午敦》：“唯十又四年，陈侯午以

群诸侯献金，作皇妣孝大妃祭器 敦，以烝以尝，保
有齐邦，永世毋忘。”该器本为祭器，却完全不用祝

寿类语辞。 或者虽略有提及也不再讲究，如战国晚

期的《楚王熊延鼎》的铭文：“楚王熊延作铸乔匜鼎，
以供岁尝。”这里虽然也提及此器是用来供岁尝这

一祭仪所用，但与西周时期那些描述相比已经简略

至极，祝寿类语辞更是一字未提。
东周时期的祝寿类语辞发生上述变化，主要有

以下四个原因。 一是王权的逐渐衰落导致人们对周

先王祖先神信任削弱，同时也导致各诸侯国对周王

共主地位的轻忽。 二是宗支的不断繁衍也使得原本

亲密的宗亲关系逐渐淡漠，人们将关注的目光更多

投向自身及近亲的生命。 三是原本隆盛的礼仪活动

出现种种混乱，导致程式化的祝寿类语辞被不断轻

慢并走向衰亡。 四是人们对生死寿夭的认识有了新

发展，人寿长短不再与神灵紧密相关。 如《论语》载
孔子之言曰“未知生，焉知死”，“仁者寿”；记子夏之

言曰“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又如《庄子·外篇·
天地》云“不乐寿，不哀夭” “万物一府，死生同状”，
《天道》云“无为则俞俞。 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

长矣”。 这些都说明时人对生死寿夭有了多种现实

价值的选择。

四、结语

祝寿类语辞的礼制内涵经过三个历史时期的嬗

变，一方面反映了上古礼制构建由殷商王朝到姬周

王朝的递嬗代兴而终至崩溃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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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宗法制度由坚固走向松动而族亲关系由紧密走

向疏离甚至虚伪的过程。 这两个过程导致另外两个

变化，即知识群体由庙堂迁播至社会各个领域，礼文

化也由上层垄断逐渐普及于士庶阶层。 这预示着一

个轻礼制的新时代的到来。 我们联系当时思想界的

大变局可知，这个时期正是法后王、重实用的新儒

学———荀派儒学的大辂椎轮启动之时，而它的出现

无疑正是秦代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发轫。 由此可知，
先秦祝寿类语辞的内涵变化，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因

果关联，而且是从一条语用线索折射出的时代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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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祝寿类语辞礼制内涵的嬗变———以《诗经》文本为中心


